吕彦直—伟大建筑中山陵的设计者

      站在中山门城楼上东望，中山先生的陵墓背倚巍峨连绵的紫金山峰，高耸在葱郁浩渺的林海之上，质朴庄严，深沉博大，静静地洋溢出一派正气，与天地共存，令无数中外人士心向往之。这座伟大建筑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名叫吕彦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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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彦直（1894—1929），安徽滁州人，自幼即受到中西灿烂文化的教育和熏陶：1902年8岁时父亲病故，随二姐旅居巴黎，那儿丰富的艺术宝藏激发了他绘画的兴趣；1908年回国，先入北京五城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师从著名翻译家林琴南先生学习国文，后南下就读美国教会办的南京汇文书院（即后来的金陵大学和金陵中学）；青年时期，他先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学习和深造。作为美国建筑名师茂斐的学生与助手，他参与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的建筑设计工作。在这两项中西结合的设计中，他才华初露。1921年，吕彦直回国，在上海与友人开办了“彦记建筑事务所”。这一期间，他致力于中西建筑精华相互融合的研究与设计，表现出了卓越的专业才能。
    终于，在1925年，他的精深造诣与不懈追求凝聚为一座辉煌的纪念碑，光耀于中国建筑史、光耀于世界的优秀建筑之林中。这一年九月，他设计的南京中山陵在众多的设计图中脱颖而出，荣获首奖，并随即被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聘为中山陵建筑师，从而打破了由外国人垄断中国大型建筑设计的局面，其时他年仅31岁。
    中山陵以鲜明浓郁的民族风格为主。它依山势而建，纵向布局，392级台阶和10层平台组成了宽阔绵长的墓道，将座座中国传统结构形式的牌坊、陵门、碑亭和祭堂组成了宏大的警钟形的建筑群体，排排松柏、银杏、红枫拱卫两侧，座座华表、铜鼎、石狮星缀其间。站在陵前广场向北仰望，越过依次排列的牌坊、陵门和碑亭，祭堂与墓室高踞于整座陵墓的最高位置。层层琉璃瓦顶发出宝蓝色的闪光，静穆、高远，将人们的目光和不尽思绪引往空阔的蓝天。
      而祭堂内东西两侧设置的窗户，四壁下半部镶砌的黑色大理石，墓室内的半球形室顶等等则借鉴于西方建筑，从而使祭堂和墓室内的气氛更为庄严肃穆，给人以天高地阔之感。
      这种中西建筑风格的完美融合，乃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无数仁人志士“睁眼看世界，奋起救中国”、“西学东渐，洋为中用”的又一结晶，就像中山先生那民主共和的思想、那天下为公的精神、那颗博爱的心一样。
      为早日再现先生的思想、精神和那颗博爱的心，在受命为中山陵的建筑师后，吕彦直即昼夜兼程，往返奔波于江浙军阀战火弥漫的沪宁之间。在不断的旅途困顿、饥寒交迫之中，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绘出了中山陵的建筑详图。随后，他又参与了主体工程即墓室和祭堂的招标与开标，参与了墓址具体位置的最后选定。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过度的劳累使他卧病在床，竟未能参加于1926年3月举行的中山陵奠基礼。
      在身体稍好一些时，吕彦直即从上海来到南京，住在山上，亲自督工。为使工程具有一流的水平，心如发细的他要求每一分部工程都必须根据建筑详图先制成模型，经他审阅认可后方能开工；他要求施工所用的水泥必须是国内最好的马牌和泰山牌；他要求祭堂和墓室地面铺砌的白色大理石必须带有灰色的斑纹；对所有的建筑材料，他都要亲自审查，进行反复的试验和比较，认为合格后，才准许用于施工……
    1929年3月，当中山陵的主体部分墓室和祭堂即将完工的时候，身兼建筑师、监工、验料、验工数职，事必躬亲的吕彦直终因异常繁重的工作而积劳病故。
      1929年4月，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决定，在中山陵祭堂的奠基室内，为吕彦直树碑志记。1930年5月，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又决定，在奠基室内为吕彦直建纪念碑。碑由捷克雕刻家、中山先生卧像的作者高崎刻成。碑文为于右任书写：“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决议立石纪念”。碑的上半部是吕彦直的半身遗像。遗像中，他那紧扣的衣领，简朴整洁的发式，说明着他严整的、一丝不苟的生活和工作的态度；而挺直的鼻梁、紧闭的棱角分明的嘴唇，则给人以深沉的、坚韧不拔的印象；他上身微微前倾，清癯的面庞随着犀利敏锐的目光略向左侧，好像正手持图纸巡行在施工现场，对工程严格地审视……
      吕彦直耗尽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将中山先生敲响的民主自由的钟声永久地录在了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的陵墓之中，随着日月星辰的转动，和着紫金山风吹送的阵阵林涛，不息地向世人播放。与此同时，他也使自己的名字，一位在中国建筑史上书写了开创性篇章的设计师与建筑师的名字，长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金中校友会、校史办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